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
术，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军
事领域的应用步伐逐步加快，无人机、战斗机器人等智能化武器装备走上战场，推动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变
化。人工智能将在哪些方面深刻影响未来战争，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该受到哪些控制和约束，是我们迈进智能
化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为此，本刊特邀请军事科学院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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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向军事领域
渗透应用，正在成为继机械化、信息化之
后推动新一轮军事变革的强大动力，不
仅将可能全面改变战争面貌，而且深刻
影响着战争制胜机理和战争规则的发展
变化。

智能优势成为超越

信息优势的“进阶”优势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战争时空
条件、战争主体、战争手段、战争方式方
法发生深刻改变，决定战争胜败的规律
突出体现在“制智权”的争夺上，智能优
势成为超越信息优势的“进阶”优势。
“制智权”成为战场综合制权的核

心。战时，敌我双方将首先围绕军事智
能活动的“感知——理解——推理——
判断”等环节激烈对抗，争夺支撑作战体
系高效运转的人机混合智能的“思考”速
度和质量优势。同时，智能系统也将成
为战场攻防的主要对象，敌对双方可能
通过控制对方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决策
等自主作战系统实现制胜目的，甚至通
过脑控技术、情绪控制技术直接控制指
挥人员或使其失能。丧失“制智权”将导
致极大被动，即使具有信息优势和能量
优势，也会因为人机协同失调、自主决策
失灵、作战体系认知速度和效能落后，导

致整体作战效能大幅降低。
智能化作战将成为制胜的主要样

式。智能化条件下的战争对抗，作战双
方将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强大的学习能
力、超越人类体能的持久能力、超精确快
速打击能力、超长潜伏隐身能力等特点，
创造出新的战法。具体包括：智能集群
战，运用无人车、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等
较为廉价的自主无人装备，对敌进行大
规模的“狼群”“蜂群”式集群饱和攻击，
突破敌防御，杀伤对方重要目标和主战
兵力。精确秒杀战，即运用智能化控制
的超高声速武器、动能武器、激光武器、
小型无人机等，对重要设施、重要目标、
重要人物进行远距离快速“秒杀”。认知
控制战，通过影响、攻击、干扰和控制对
手智能作战系统和智能武器，以及对敌
方人员的思维认知进行破坏、迟滞、干
扰，从而干扰敌方行动甚至使其放弃对
抗。智能伏击战，即运用具有生物仿生、
隐身性能的自主攻击武器或网络武器，
预先潜伏在对方核心设施、重要航路、关
键设备、要害部位或重要系统，一旦发生
战争冲突便激活武器，对敌进行突然攻
击。

新型作战域成为战争对抗的制高

点。未来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能够
在高温、极寒、高压、缺氧、有毒、辐射等
恶劣条件下，在极高、极远、极微、极深
等极端环境，遂行多种作战任务，战争

空间逐步向宏观和微观两极拓展，从充
分利用自然空间向主动创造和利用技
术空间转变，新型技术空间融合各类传
统物理空间，形成一体化全域战场。传
统物理空间方面，战场制权的争夺向两
极无缝延伸扩展。陆、海、空、天等传统
战争空间在横向上范围不断扩大，纵向
上垂直上下延伸，各维战争空间之间的
缝隙和断层逐步被弥补覆盖，战争空间
走向全谱化全球化。与此同时，脑技
术、认知技术等逐步军事化，形成新的
对抗领域，催生出认知空间这个新的战
争空间。各个空间和场域在泛在网络
技术的支撑下，构成覆盖战场每个角落
的智能化作战环境，将陆、海、空、天等
各个战争空间及其作战力量紧密耦合
起来，形成多层联动、整体呼应的“大空
间”作战体系，有力支撑各个“点战场”
作战行动。

战争的本质和规律

受到全面深刻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军事应用，还将
在战争伦理、交战规则等问题上带来冲
击，全面而深刻地影响战争的本质和规
律。

可能进一步降低战争门槛。军事智
能发展催生出认知战、失能战等非杀伤

性作战手段，不再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而
是以控制对方认知、行动等方式取胜，大
大减少人员伤亡数量；机器人、无人机、
无人潜航器等自主武器成为战争主要杀
伤目标，将使后台操纵人员的伤亡进一
步减少。这些因素使战争看起来显得更
加“人道”，进一步减轻了战争决策者发
动战争的道义责任和政治压力。此外，
由于网络、太空、深海等新型作战空间的
对抗更具有隐蔽性，难以判定谁是发起
者，也容易使战争决策者更愿意冒险。

对战争伦理产生巨大冲击。军事智
能的出现将引起战争伦理的大讨论。自
主无人系统的发展使战争出现“无人化”
趋势，可能改写战争的定义；非国家行为
体、个人具备了与国家对抗的能力，将对
战争是政治继续的本质受到冲击；特别
是基于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反人类风
险，已经导致全人类对人工智能应用前
景担忧，并引发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反
思；人工智能催生的杀人机器、杀人“蜂
群”定点清除模式，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
人道主义挑战；战争中的自主机器是否
有杀人的权利，将成为战争伦理研究讨
论的核心内容。

对交战规则构成颠覆性影响。人工
智能的出现将重新定义战争本身及其交
战规则，如网络主权、基因主权等问题的
提出，意味着战争的定义将不再是一方
动用人员和装备对另一方进行领土主权
的入侵，而将定义为对其所有主权的有
意侵犯。智能武器在战争中如何使用、
有哪些限制将成为战争法领域讨论的重
要内容，特别是“完全自主的”、不受人类
控制的武器系统可能被国际法律文件禁
止，智能武器的军备控制将提上国际议
事日程，大国围绕军事智能话语权的争
夺将日益激烈。

传统战争制胜机理将被颠覆
■仇 昊 梁 逵

战争体系，是由战略决策指挥系
统、武装力量系统、战争动员系统、国防
科技工业系统和基础设施系统等构成
的应对或进行战争的有机整体。目前，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向这些系统广泛渗
透，深刻改变着它们的功能结构，使战
争体系各要素联系更加密切、运转更趋
快捷高效，智能化特征日益凸显。

战略决策系统运转更加高效。未
来战争双方的竞争重心将转向认知领
域，谁能够率先主导这一领域，谁就能
掌握战略主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
海量数据自动分析与识别，提升信息处
理速度和质量，最大程度拨开了“战争
迷雾”，为主导认知领域提供了可能。
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决策辅助系统，可
有效突破人类分析能力局限性，保证指
挥员快速准确判断和预测战局发展，定
下作战决心，形成对敌决策优势。此
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使处于不同空间
的智能化武器，围绕统一作战目标，共
享态势，自主行动，从而实现作战行动
的自组织协同，有效提升指挥效率。

武装力量结构编组不断重塑。随
着“人－机”结合程度的持续加深和智

能化武器装备的广泛运用，现有的武装
力量结构功能、编组模式将发生颠覆性
变化。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战斗机器
人、智能化士兵装备等新型智能化武器
装备将成为未来战场主角，无人化集群
力量将成为武装力量发展的新方向，人
与机器的“共生混合”和机器之间“自主
适应”将成为武装力量编组的新形态,
建立在物联网、物流网基础上的智能战
争保障体系将实现任务自主分发、远程
精准保障。

战争动员模式发生重大变化。随着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战争动
员的手段能力、资源范畴、任务重点等将
发生显著变化。动员模式将转化为以
“人机结合、自主、智能和自适应”为基本
特征的智能化新模式，战争动员的科学
性、精准性、快速性与适应性大幅提高。
智能化民用设施与产品在军事功能上将
实现质与量的同步提升，成为战争动员
新的重要资源，并逐步发展成为核心资
源。民间力量与民用手段将更多地融入
作战行动，对敌作战体系关键节点实施
有效攻击，直接削弱敌方的战争能力与
战争意志。

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深刻变革。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以及智能化装备的
研制生产，将深刻改变传统的科研、生
产和管理模式。智能院所和智慧工厂
将成为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的基本
依托，实现生产设备网络化、生产现场
无人化、生产方式智能化，全面提升科
研创新质量和效率，增强国防企业核心
竞争力。同时，智能化将催生自动化、
实时化、定制化国防科技工业管理新模
式，提高企业设计创新能力、定制服务
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

基础设施系统实现整体转型。在
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基础设施
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泛在云联成为
现代战争体系新的基础设施，通过信息
物理系统，对各类战场大数据实时自动
采集、储存、处理、传输等，为智能化作
战提供服务。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升
级改造, 无人装卸码头、智能领航机
场、智慧化电厂、智能运输工具等基础
设施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明显提升。
基础设施对“软杀伤”防护的需求将更
为突出，对基础设施智能化系统的防护
也将变得更为迫切。

深刻改变现代战争体系
■牛玉俊 曹 智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
生产生活方式，深刻改变战争形态和作
战方式。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我
们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给国家军事安全带
来的新影响。

人工智能将改变大国军事实力对比

图景。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向军事领
域渗透转移，改变了人与武器的关系，颠
覆了战斗力的传统表现形式，正在引发
军事领域的链式突破，其军事应用水平
将成为大国军事实力比拼的重要标志。
自主化、低成本的远程无人机和深海无
人潜航器，将对坦克、航空母舰为代表的

传统武器平台形成非对称作战优势，使
这些我们熟悉的“大国重器”的作战效能
和军事影响力大为降低。同时，人工智
能给工业领域带来的“机器人换人”现
象，也深刻影响和重塑着国家军事实力
的内涵，人口规模将不再是大国军事实
力的重要支撑要素，取而代之的是国家
军事智能化水平。

人 工 智 能 将 催 生 新 的“ 以 弱 胜

强”。随着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兴起，及仿人智能、
机器智能、群体智能、人机混合智能逐
渐发展成熟，科技创新到物质生产再到

战争实践的演进链条被再次全面打通，
新一轮战争方式创新呼之欲出。伴随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入，传统作战中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的观察、判断、
决策、打击流程大幅压缩，在统一智能
战场态势感知牵引下的各种作战行动
高度耦合、并发进行成为可能，一体化
并行作战将成为未来战争新的作战形
式。由此派生出的“蜂群”消耗战、跨域
机动战、认知控制战及其衍生样式，将
复杂昂贵的大型武器系统分解成协同
增效的低成本集群武器系统，通过群体
增效、夺控核心，借助智能技术优势将

实现新的以弱胜强、以小博大。
人工智能有可能导致更多军事冲

突。尽管人工智能技术有了极大突破，
但面对急剧变化、高度复杂的战场环
境，人工智能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还
难以完全适应，特别是基于深度学习的
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解释和复现决策
推理过程，而且人工智能尚不具有人类
所特有的情感因素，这就使得人工智能
军事应用往往只关注现实军事效果而
忽视其他风险因素，从而可能导致难以
预料的意外冲突。其次，大量智能化无
人装备投入战场，能够提高战争的精确
性，有效限制战场范围，从而减少因民
意和经济等因素对政府发动战争的制
约，事实上给战争的爆发降低了门槛。
再次，由于智能化因素的加入，使网络
攻击的成本更低、隐蔽性更强、破坏力
与波及性更广，智能化时代的网络战争
将更加频繁，因网而起的军事冲突有可
能成为常态。

军事安全遭遇新变局新挑战
■徐 林 王兴旺

随着智能化时代大幕开启，人工

智能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迎面而

来，不仅冲击着各行各业，也改变着我

们的认识和观念。作为对技术变化天

生敏感的领域，人工智能的军事发展

和应用正风起云涌。

当前，伴随着信息技术、传感器、

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人工智

能的军事应用正迎来新一轮机遇期。

渗透至军事应用各个领域，具备指挥

高效化、打击精确化、操作自动化和行

为智能化的人工智能武器装备，将在

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

力量”。

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

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当新科技显著

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新军事

变革的发生。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

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

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

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

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未来的军

备竞赛将是智能化军备竞赛，并已提

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

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

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

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

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大人工智

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俄罗斯

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

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

机器人、组建可与人类战士并肩战斗

的机器人部队。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

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

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

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

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

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

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

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

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

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拥有高

度智能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

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甚至被敌电磁、网

络攻击后“倒戈反击”等问题，而诸如

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更会给智能武

器的军事应用带来无穷隐忧。

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

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

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

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

律、伦理等诸多问题。应加强社会安

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

国际军备控制讨论与谈判，为应对人

工智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与伦理问题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牢固确立

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

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

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而不是让人工

智能成为“恶魔的帮凶”。

对这一有望深刻改变未来战争形

态的技术形态，我们既要保持清醒的

头脑，更要充分激发其活力。从军事

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

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

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

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

则、控制打赢未来战争的制高点。对

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

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

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核心能

力和国家安全等危机。

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

“大突破”，我们应从设计战争、掌握制

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

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

取打赢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

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搞好战略规划，突出智能化的目标牵引

与规划主导，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

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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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
玉
祥

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是
我军的中心任务，也是军事智能化发展
的根本指向，为此应聚焦备战打仗需
求，加速推进指挥控制、武器装备、军事
训练等关键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
应用，实现我军跨越式发展。

指挥控制——统筹全局的“智慧中

枢”。未来战争对指挥控制的迅捷性、
精准性、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
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增强战场感知、情
报分析处理、辅助决策能力。

战场态势感知是指挥决策的基础，
应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深度学习等技
术，提高图像理解、语音识别、目标匹配
能力。运用智能组网技术，为战场感知
大数据传输提供高速、可靠、抗干扰的
信息网络支撑。通过战场要图智能标
绘、态势要素智能计算、作战进程智能
推演等典型应用，为指挥决策提供实
时、立体、多维、精确的战场态势感知。

情报分析处理是实施科学指挥决策
的前提。应加快研究和运用跨媒体数据
融合技术，从海量、多元、异构情报数据中
快速发掘支撑作战决策的关键信息，识别
意图、发现征候、研判趋势、找到规律。

科学而高效的作战决策是争夺战场
主动、赢得制胜先机的关键，要基于实时
战场态势数据，通过平行仿真推演作战
方案，预测战争演进趋势，自动匹配最佳
行动策略，帮助指挥员压缩“观察、调整、
决策、行动”周期时间成本。

武器装备——破敌制胜的“智慧铁

拳”。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生成的物质基
础和核心要素，是军事智能技术率先应
用、直接应用的对象和载体，也是发展
最快、成果最多、成效最为显著的领域。

通过加装智能化软硬件，让传统武
器装备“长眼睛”“有耳朵”“会判断”“能
自主”，大幅增强传统武器装备的生存
力、突防力和毁伤力；智能无人作战系
统是未来战场的主要力量，无人与有
人、无人与无人间的协同作战将成为重
要形式，空中的“蜂群”、水中的“鱼群”、
陆上的“狼群”等无人作战集群将大量
涌现；给精确制导弹药加上“智能大
脑”，通过与智能战场态势感知系统、指
挥控制系统互联互通，自主机动规避、
自动识别定位、自动锁定目标，使弹药
变得更“聪明”、灵敏、迅速，极大提升打
击精度、速度和毁伤能力。

军事训练——通往实战的“智慧桥

梁”。“像作战一样训练”是军事训练的发
展指向。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创设更加
“真实”的武器操作体验和战场环境，能
够逼真演绎作战进程、评估作战构想。

在单兵训练中运用人工智能以及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模拟仿真等技术，
为官兵的战斗技能、生理机能、心理效
能等训练提供“虚实融合”的平台与环
境支撑，官兵可看到、听到、“触摸”到
“真实”的武器装备和战场环境，实现
“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基于现实、超越
现实”的训练。

在分队训练中综合运用目标识别、
意图判断、多域融合、认知互通等智能应
用，加速作战单元的能力生成，推动作战
单元高效自主协同，提升自适应能力。

在战役训练中运用全息投影、虚拟
现实、大数据和智能算法，使指挥员全
面直观地观察和分析兵力部署和战场
情况，使作战构想、方案推演以及能力
评估等环节更加科学可靠，进而实时预
测战局走向，自主推演、自主推送作战
方案，先于真实战场进行仿真模拟，形
成决策优势。

牢牢把握关键领域战略主动权
■张 露 唐 尧 王剑飞

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未来战争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